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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曾大兴 

[摘 要】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问题。自从法国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提出气候影响 

文学这一问题之后，其他学者也有过类似表述，但是4~4r'1都没有找到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要找到气候影响 

文学的途径，必须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气候不能直接影响文学，它必须以物候为 

中介 ；物候也不能直接影响文学创 作，它必须以文学家的 生命 意识 为中介 。气候 影响物候 ．物候影响文 学家 

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影响文学创作。因此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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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止一个人提到过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法国 19世纪著名批评家斯达尔 

夫人 (1766一l817)在 《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 “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 

国的文学)与 “南方文学”(希腊 、意大利、西班牙 、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地域差别时说 ：“北方人 

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 。”[11斯 

达尔夫人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 (1828--1893)在 《艺术哲学》一书里 ，除了一再强调 “精 

神气候”(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也提到过 自然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英国小说 

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经喝过无数杯的茶，吃过无数块的牛油面包，夹肉面包 

和鸡鸭家禽。气候对这一点大有关系。”[21自从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提到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之后 ，在美 

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学批评界，也有学者提到这一问题。气候影响文学这一提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 

现。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来讲 ，还是对文学创作来讲 ，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 

角度揭示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斯达尔夫人等人并没有就这 

一 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点到为止。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具体 

本文 系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项 目 “气候与文学之关 系研 究”(08BZW044)、理论粤军 ·广 东省地方特 色文化 重点研 究 

基地项 目 (2015)和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 大项 目 “现代化进程 中文学经典的认 同作用研 究”(20l4WZDXM021)、广州市教 

育 系统创 新项 目 “文学经典与文 学教育研 究”(13C05)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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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是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二是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果这两个具体问题得 

不到解答，那么气候影响文学 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或然性 的问题 ；如果解答了这两个具体问题 ，气候影 

响文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性 的问题。关于气候影响文学 的主要表现问题 ，笔者已有多篇论文探讨 。 

①本文的目的。即在试 图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笔者认为，要真正解答这一问题 ，必须借助气 

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 

一

、 从气候学与物候学的角度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气候是一种 自然现象 ，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 的，它必须 以文学家为中 

介 ，气候只能通过影响文学家来影响文学。那么 ，气候影响文学家的什么呢?可 以说 ，既能影响文学家 

的身体 ．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精神。换句话说 ，既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 (包括健康状况 、寿命长短等等)， 

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包括对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就生命 (或身体)这一方面而 

言，气候对所有的人都能构成影响，文学家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有所不同的 ，是在生命意识 

(或精神)方面。正是在生命意识 (或精神)方面，文学家对气候有着特殊的反应。 

(一)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 

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 

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 “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 

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 ，可以称为 “生命价值论”。人 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 

的。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 ，人们采取 了各种各样的应 

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所以人的生命意 

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与普通人的生命意识，就其内涵来讲是 

一 样的。但是表现不尽一样。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比普通人 的更强烈 ，更敏感 ，也更细腻。尤其是对时序 

的感觉这一方面，文学家的优势特别明显。 

时间的流逝是悄无声息的．一般人对时间的流逝过程 ，通常是浑然不觉的。在多数情况下 ，人们之 

所以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 ，之所以会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或危机感 ，是因为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 

示或警惕。这些生命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 自身的生老病死 ，一是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 

变迁 ，即有关的物候现象。关于后者，英 国学者弗雷泽说 ：“在 自然界全年的现象 中，表达死亡与复活 

的观念，再没有比草木的秋谢春生表达得更明显 了。”l3J人是 自然界的一分子 ，人的生命 ，与 自然界的动 

植物的生命是异质同构的。人的生老病死，与动植物的生长荣枯一样，都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节律。问题 

是 ，一般人对人类 自身 (尤其是对 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 )的生老病死的反应是敏感的 ，对动植物的生长 

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则不够敏感，甚至有些麻痹。多数情况下 ，似乎只有相关领域的专家 (包括种地 

的农民)和文学家算是例外。然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 

而文学家的反应 。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例如种地的农 民看到杨柳绿 、桃花开 、燕始来等物 

候现象 ，想到的是季节的早晚，以及农事的安排；文学家看到杨柳绿 、桃花开 、燕始来等物候现象 ，则 

会想到时间的流逝 ，并 由时间的流逝 ，想到个体生命 的流程 、状态 、质量 、价值和意义。晋代陆机 《文 

赋》云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 ，喜柔条于芳春。”I4]就是讲文学家因四时物候 

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绪体验。郁达夫在他的散文 《杂谈七月》中写道：“阴历的七 

月天，实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所谓 ‘已凉天气未寒时’也，因而民间对于七月的传说、故事之类， 

也特别的多。诗人善感 ，对于秋风的惨淡 ，会发生感慨 ，原是当然。至于一般无敏锐感受性的平民，对 

①参见曾大兴 《岭南诗歌的清淡风格与气候之关系》(《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气候与戏剧、小说人物之关 

系》(《广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 10期)、《气候 (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 3期)、 

《应物斯感 ：气候 (物候)与文学创作 的触发机制》 (《文心雕龙研究》第 10辑 ，2013年 7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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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七月，也会得这样讴歌颂扬的原因，想来总不外乎农忙已过，天气清凉，自己可以安稳来享受自己的 

劳动成果的缘故。”【5】由此可见一般人和文学家对于物候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文学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 

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些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 

来。清代黄宗羲 《景州诗集序》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 

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倾灭没 ，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 ，非其 

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旧所谓 “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就是指诗人能够敏锐地 、细腻地、强 

烈地体验和感知动植物的生命律动；所谓 “能结之不散”，就是指他们能够抓住这种体验和感知，并且 

把它用诗化的形式 (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家对生命的体验、感知和表现 ，又可以唤起或强化更 

多的读者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所以说，生命意识对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对文学家 

尤其重要。一个文学家如果没有敏锐、细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家；一个读者如果 

不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他 (她)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思 

考，乃至他 (她)的生命质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气候与物候 

文学家为什么对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 、更细腻 、更强烈的体验?这与物候的特点有关 。也与气候的 

特点有关。 

所谓气候。按照 《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是指 “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 

征和综合统计情况”。 气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周期性 ，一是它 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 ，导 

致物候现象的发生 ；气候的地域性 ，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 。而所谓物候 ，按照 《现代地 

理学科学词典》的解释，“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l 8l用著名物候学家竺 

可桢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 、风 、云 、花 、鸟推移变迁 的过程”。嘲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 

化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 。通过物候 ，可以了解气候的变化 、时序 的更替和各地 

季节的迟早 ，所以物候学也被称为生物气候学。 

物候被称作是 “大 自然的语言”。在大 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 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 

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植物 (包括农作物) 

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 

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 

象，如初霜 、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物候这门知识 ，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 

生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为了掌握农时，早在周、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物候的观 

测，根据物候来安排农事。中国关于物候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诗经》、《左传》、《管子》、《夏 

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有不少关于物候的记载。如 《礼记·月令》讲：“仲春 

之月⋯⋯始雨水 。桃始华 ，仓庚鸣⋯⋯玄鸟至。至之 日⋯⋯日夜分 ，雷乃发声 ，始电。蛰虫咸动，启户 

始出⋯⋯耕者少舍 ，乃修阖扇 ，寝庙毕备。毋作大事 ，以妨农之事。”㈣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黄河流 

域初春时的物候现象的一个概述 。物候学最早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是物候学的故乡。 

(三)物候的时序性与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在中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是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 《诗经》。 《诗经·豳风·七月》云：“四月 

秀萋 。五月鸣蜩”；“／LFI剥枣 ，十月获稻”；“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人我床下 ”。 

讲的就是西周时期豳地 (今陕西彬县、句邑一带)的物候现象。而 《秦风·蒹葭》之 “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邶风·北风》之 “北风其凉，雨雪其雾”，《王风·黍离》之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讲的 

则是西周时期的秦 (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一带 )、邶 (今河南汤阴一带)和东周时期的洛 邑 (今河南 

洛阳一带)的物候现象。这说明物候现象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 ，也影响到文学创作 ；也说明文学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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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现象的感受 、观察和描写 ，实际上要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 ，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 的出现 ， 

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 

由来已久的传统。 《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蟋蟀在 

堂”。这是西周时唐地 (今 山西曲沃一带)秋天的物候。蟋蟀进屋了，一年的时光就所剩无几了，诗人 

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张及时行乐。但是又认为行乐也不能过分 ，还得顾及 

自己的责任：“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所谓 “忧深而思远也”。【1l】这就是文学家由 

“蟋蟀在堂”这一物候所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笔者认为，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 

意识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就像物候与农事之间有必然联系一样 。中国文学有着 3000年 的历史，其 

中有 2900年是古代文学的历史。古代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产品，它的题材 、情感 、思想 、表现方 

法和形成机制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 的种种印记。由物候联想到时间 ，再由时间联想到生命 

的流程、状态、价值和意义，这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形成机制。 

物候所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节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样体现了大自然的节律。是什么 

东西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呢?笔者认为 ，是时问。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 

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 自觉， 

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 “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 

此 ，在文学作品中，物候的出现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当文学家写到物 

候的时候 ，多是为了表达某种对于生命 的体验或者思考 ；当文学家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 

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 

综上所述 ，正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 ，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 (生命意 

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 (生命意识 )被触发之后 ，才有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 

时序感觉 (生命意识 )产生直接 的影响 ，它必须 以物候为中介 ；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的影 

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生命意识)为中介。因此物侯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 

文学的途径。 

二、用中国古代文论智慧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除了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还可以借助中国古代文论的智 

慧。笔者发现，早在南朝梁代 ，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 (约 466～约 537)和钟嵘 (约 467一约 519)就曾 

经不 自觉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刘勰 《文心雕龙 ·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乌羞：微虫犹或 

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 

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 

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 

与春林共朝哉 ! 

是 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 

声，亦与心而徘徊。故 “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 ，“杲果”为 日出之容，“漉漉” 

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乌之声，“崾崾”学草虫之韵。-l21 

笔者认为 ，刘勰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 ，说得更具体一点 ，就是在讲气候影响 

文学 的途径问题 。要真正理解这两段话 的意思 ，必须注意厘清以下三组概念 (词语 )的内涵 ：一是 

“气”、“阳气”、“阴律”；二是 “物”、“物色”；三是 “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 

志”、“矜肃之虑”。 

先看第一组概念 (词语)。 “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在 《文心雕龙 ·物色》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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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话里，“气”字一共出现了四次，“英华秀其清气”的 “气”当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 “气”当 

是指气氛，“天高气清”的 “气”当是指天气，这三个 “气”字似乎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 

步”的 “气”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 “阴律”。刘勰讲：“阳气萌 

而玄驹步 ，阴律凝而丹鸟羞 。” “玄驹”就是蚂蚁 ，“丹鸟”就是螳螂，而 “阴律”二字 ．就是指 “阴 

气”。詹瑛 《文 t2,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 ‘阴律’代替 ‘阴 

气’。”[13】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 (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 

ll 4】刘勰这两句话 ，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 ，均源于汉代崔驷 《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鸽鹧呜 ，秋风 

厉而蟋蟀吟 ，气之动也。”1151阳气萌发而鸽鹧 (黄莺)呜叫，秋风凌厉而蟋蟀呻吟 ，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 

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 ，正是由于气候 的变化 ，所谓 “气之动也”。清代宋荦 《(明遗民诗)序》 

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161可以看作是对崔驷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 

刘勰这两句是由崔驷而来，崔驷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再联系 “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 ： 

“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当 “气”字与 “四时”处于同 

一 语境 的时候 ，这个 “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 “微虫犹或人感 。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 

(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 ，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 的。总之 ，当 “阳气” 

与 “阴律”(阴气 )并举 ，又与 “四时”这个表示时令 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 ，这个 ”字 ，就 

只能是指 “气候”了。既然 “阳气”与“阴律 ”这两个词是指气候 ，那么 “春秋代序 ，阴阳惨舒”中的 

“阴”与 “阳”这两个词，也是指气候，因为它们和“阳气”、“阴律”一样 ，也是与 “春秋”这个表示时 

令的词组出现在同一语境里。 

再看第二组概念 (词语)。 “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本义是指客观存 

在之 “物”。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 (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 

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 

⋯ ⋯ 即 《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 ‘无识之物 ’，作为代表外境或 自然景物的称谓。” 由此可见 ，刘勰 

《文 w2,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 “物”，是指 “自然景物”。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笼统言之。 

按照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 

为物候 ，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 《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 “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 

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 “物色”的含义。 “物色”这个词 ，最早出于 《淮南子》、《礼 

记》等书。 《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 ，课比类 。” 《礼记 ·月令》云：“仲秋之月， 

⋯ ⋯ 察物色，必比类。”可见 “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 《文选》 “赋”的 

“物色类”中，收有 《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 

“物色”的定语为 “四时所观”，可见 “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 ，即物候 ，不是一般的 

自然景物。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物 ，即属于物候学所讲 的 “物候 ”。刘勰这两段话是在讲 

“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例如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 ，物色之动 ， t2,亦摇焉”，是讲物候 随四时气 

候 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 (以一年为周期 )；“物有其容”， 

是讲不 同的物候具有不 同的季相 (也就是不 同的色彩和形态)，而 “阳气萌而玄驹步 ，阴律凝而丹 鸟 

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 ，不是讲一般性的 自然景物。至如 “‘灼灼 ’状桃花之鲜 ，‘依 

依 ’尽杨柳之貌 ．‘呆杲 ’为 日出之容 。‘漉漉 ’拟雨雪之状 ，‘喈喈’逐黄鸟之声 ，‘嘎嘎’学草虫之 

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 

再看第三组概念 (词语)，即 “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 

这一组概念或词语，是指文学家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 “人禀七情，应物 

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 “七情”， 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文学家的 

主观感受是有具体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惧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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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的情感也是有季节性的。陆机 《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 

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 “叹逝”，就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时光周而复始， 

今年花开叶落 ，明年还会花开叶落，但人的生命却不能周而复始 ，今年见到花开叶落 ，明年不一定还能 

见到花开叶落。此 即所谓 “今年花落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 

同。”㈣ 所以 “叹逝”具体来讲就是感叹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这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意 

识是人的一种人文积淀，其中既有人类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体的体验和思考，它是长期形成的，久存于 

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每时每处都想到生命问题．人的生命意识沉潜在人 

的意识深处，它需要某种感召，某种触发，才能被激活起来。所谓 “喜柔条于芳春”，是说看见早春刚 

刚抽芽的柳条这一物候 ，感到新的一年又开始 了，新的一年预示着新的希望 ，预示着生命的新的起色， 

所以为之欣喜。所谓 “悲落叶于劲秋”，是说看见深秋纷纷而下的落叶，感到一年的时光又将过去，自 

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 ，离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 ，所以为之悲伤。这就是 “瞻万物而思纷”。所谓 “万 

物”，在这里就是指不 同季节 、不同时令的物候 ；所谓 “思纷”，就是指 由不 同季节 、不同时令 的物候所 

触发的关于生命 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说 ，人的 “七情”是有具体指向和具体内涵的，是有 

季节性的 ，不可笼统言之。同样 ，刘勰所谓 “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和 “霰雪无垠”是 

说四时物候，而 “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和 “矜肃之虑”，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 

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物候乃 四时之物候 ，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文学家因物候的变化而触发的生命意 

识也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中的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 “岁有其物，物有 

其容 ；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这几句话 ，实际上涉及到以下三组关系 ：一是 “气候”(阴阳)与 “物候” 

(物色)的关系，二是 “物候”(物色)与人的生命意识 (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识 (心或 

情)与文学 (辞)的关系。由此可见 ，刘勰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 的认识，实际上要比斯达尔夫人 

全面得多，也具体得多，只是历来研究 《文心雕龙》的学者未曾察觉而已。历来研究 《文心雕龙》的学 

者 ，只注意到第二 、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 ，刘绶松 《文心雕龙初探》讲 ：“‘情以物 

迁 ，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 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 

感受 ，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 (辞)将它表现出来 ，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 ，才能够具有 

感人的力量。”12o]刘大杰 《中国文学批评史》讲：“ 隋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说明了人们的感 

情随着 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211他们都强调文学 (辞 )是由 

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 (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不曾意识到． 

自然景物 (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 “春秋代序．阴 

阳惨舒”，就是 “阳气萌”和 “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 (春秋代序 ，阴阳惨舒)引起 

物候的变化 (物色之动)，物候的变化 (物色之动)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心亦摇焉 ，情以物迁 )，文 

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 (心亦摇焉 ，情以物迁 )导致文学作品的产生 (辞以情发 )。这就是气候影响文学 

的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 “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 

关系，而在强调 “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 “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 “物色尽而情有余”的 

艺术效果 ，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 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 ，刘勰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 

学的关系 ，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 ，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刘勰之后，梁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 《诗品序》里，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气之动物． 

物之感人 ，故摇荡性情 ，形诸舞咏。” 这里的 “气”，也是指 “气候”。郭绍虞主编的 《中国历代文论 

选》一书在讲到钟嵘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 

物又感动着人，所 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 把 “气之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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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解释为 “气候”，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 ，这条解释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把钟嵘这里所讲 

的 “物”笼统地解释为 “景物”，二是把他这里所讲的 “性情”笼统地解释为情感。实际上，钟嵘这里 

所讲的 “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 ，而是指 “春风春鸟 ，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时物候； 

钟嵘这里所讲的 “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和思考，包 

括“嘉会寄诗以亲 ，离群托诗以怨”，以及逐臣去国的悲哀 ，弃妇离宫的伤痛 ，将士久戍不归的惆怅 ，思 

妇独守空房的幽怨等等，而这种种的体验和思考，其实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笔者认为，钟嵘 《诗品序》中的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可以 

说是对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中的那两段话的一个概括，它们的价值，就是揭示了气候影响文学的途 

径问题 ，从而帮助我们解答 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命题 ，这就是 ：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 的变化 (气之动 

物)，物候 的变化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物之感人 )，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 (摇荡性情 )，才 

有文学作品的产生 (形诸舞咏)。当然，钟嵘的表述和刘勰的表述一样，也是不经意的。钟嵘的本意并 

不在考察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更不在探讨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而是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 

作之得失。由于他自己并没有探讨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的意图，所以后人在解释这几句话时，也就顺着他 

的本意进行，而没有把这几话当作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来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发现，实际上要比西方学者早得多；他 

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也比西方学者要全面得多，具体得多。只是他们的这种发现和解释都是不经意 

的。今天我们结合气候学与物候学的有关知识来总结他们的这些认识 ，对于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这 

一 长期悬而未决的世界性学术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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